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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一　剑胆琴心积学储宝

武和平

写诗，在于运用诗化的语境言志抒怀。有感而发未必是

诗，日常话语也不是诗，华丽文辞的堆砌更非是诗，“为觅

新诗强说愁”，为写诗而写诗，肯定不会是一首好诗。诗必

有内在的艺术元素，即节奏、逻辑、音律之美，读之朗朗上口，

品之有优雅之韵，是为基础。然而好诗，更需凝辞练句，富

于哲理，具有诗化的意境。或天风海雨，激荡壮怀，或兰亭

晓月，思绪扶疏。更高的诗境，应为诗人心声意化，胸藏锦绣，

奔涌激荡，不管写宇宙世界、人间万象，耳得之为声，目遇

之成色，心动之成相，便可佳句迭出，慷慨抒怀，放牧灵感，

追逐记忆，捕捉人生思想壮美。

而欲要诗文之美，必有心灵之美，才能最终“预留给读

者通道”，形成同频共鸣。我友张戈，消防干警，以大漠孤

烟直的西北而来，常赴解民于水火的一线，时代风云中张弓

搭箭，犹如雕穿云际，本身就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画卷，他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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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爱诗作，犹如风花雪月面对血与火，读他的诗《听火的心跳》，

你更能懂得勇赴灾难，以身犯险的消防队伍的可歌可泣，更

加理解和平时期燃烧于内心的青春与理想，男儿有诗也有泪，

有苦亦有乐，虽烦恼惆怅，交织期待、希望，最终如同火中

的凤凰，涅槃起翔。“军号的一角就足够 / 把梦里的故乡叠起

放好”《棉被磨人》；“水枪好比橡皮擦 / 拭净每一张笑脸 /

还原每一个黎明”《水枪好比橡皮擦》；“因为诚实 / 注定遭

遇累世的枪击、诽谤”《乌鸦》；“是谁失手打翻了茶杯 / 浸

黄了至少一半世界”《秋》；“眨眼的工夫 / 路旁的树就绿过

了头”《深南大道》；“狗熊吐了满嘴的牙 / 恨恨地笑 / 心里

说：胖子，你猜会发生什么 / 要是我被放出来”《动物园》。

诗中你能听到军人的威武、阳刚的心跳，大气磅礴、势

吞山海的咏叹，如饮烈酒、荡气回肠的豪歌，更多的还有饮

啜浓茶、回味隽永的柔情意趣，这其中是身披橄榄绿的诗人

十五载风雨兼程的忠实写照，凝聚并绽放着他内心深处的忠

诚、挚爱与坚守。你能感觉到，诗人在凝神聚气，向更高的

诗境攀登，从而超越自我。于是，在诗集出版之际，作为一

个老警诗友，很想给年轻诗人送一段话语并与之共勉：积学

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，驯致以绎辞。此为“文

心雕龙”之语，其意为积累知识以储备自己的财产，明辨事

理以丰富自己的才识，体验生活以提高观察的能力，顺应感

情以演绎美妙的文辞。

故曰：意逐云天霞似火，弓如满月臂执戈，锲而不舍攀

心路，奇峰搜尽方为歌。是为序。

二〇一五年五月廿四日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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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二　炽热的追求和丰盈的呐喊

李建军

张戈的诗集《听火的心跳》已发来多时。

每次翻阅它，心中都会有莫名的感动。其间，他嘱我作

序，言辞诚恳而殷切，这让我在悠游赏读之余，平添了几分

紧张和惶恐。紧张因其为张戈第一部结集出版的诗集，恭受

重任，其意义不言而喻；惶恐因自忖修为浅薄，写序又是头

一遭，怕不得要领，难孚所望。但以我和张戈十余年的师生情，

以这本契入他生命的诗集，我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。可这“知

道”却反而成了我的心结和负担，不知从何说起，一次次提笔，

又一遍遍放下。

直到最近参加一个聚会，我忽然有了灵感和冲动，也决

定借此偿还数月来的“心债”。师友聚会，难免在大学和当

下光景间来回穿越，忆当年，话现在。不知是谁谈起了当年

的理想，提及穆旦的诗句：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，可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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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”，一时间引来片片感慨和唏嘘。我理

解这种感慨背后的选择和无奈：在现实和理想之间，似乎永

远横亘着无形的墙，很难找到来去自如的出口。芸芸众生，

柴米油盐酱醋茶永远是生活的底色，为现实而放逐理想成了

许多人的生活逻辑。于是，低头看路，经营生计的人越来越多；

仰望星空，让心飞翔的人越来越少。……在那样热闹的场合，

这种思绪的翻飞，使张戈和他的诗与我不期而遇，变得越来

越清晰。

也许，上述“灵感”与张戈的诗集貌似并无半点直接关系。

但在我看来，它实际构成了张戈诗歌创作以及阅读其诗歌不

可忽视的历史语境：在当下如波德里亚所言的“消费社会”

语境中，物欲主义价值观和世俗化思维正蔽日遮天，而前工

业时代“悠然见南山”的诗意则无处容身，文学的处境日见

窘迫，逐渐被边缘化。我们似乎正走进黄子平先生所说的“再

蒙昧时代”，而荷尔德林提出的“在这贫乏的时代，诗人何

为？”的问题已成为中国文学艰难面对的问题。在这样的时代，

张戈及其《听火的心跳》的存在，恰好为“诗人何为”这一

问题做了充分的注解和说明。

在此，我无意给张戈及其诗歌强加浓郁的道德或意识形

态色彩，我的意思是，在一个诗意渐行渐远的时代，一个不以

诗歌为谋生手段的“80 后”仍执着于诗——甚至还需要为此

劳心、劳财去出版它，这本身就是诗的见证。并且我始终认为，

在人们为诗歌的当下处境而忧虑时，要紧的不是怨怼和神伤，

而是践行的沉着和态度的坚毅。因为实事求是地讲，不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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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时序代，诗歌创作注定是一项寂寞的事业，是一种身处

“边缘”的“小众”叙事，它事关诗人对世界的深层观照和

探询，对自我的深度省察和体认，与那些“时尚”和“流行”

等公众性的认可、追捧和消费无关。因故，在这个被人称为“全

面世俗化的非诗的时代”，诗人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，正

基于他对自身“边缘”定位的清醒和坚守，对自己与所处时

代披肝沥胆地袒露和审视，自觉或不自觉地承传时代的印记，

展拓人类的精神财富。也正因此，我敬佩张戈。从当年的校

园诗人到如今披上军装的消防战士，他始终怀揣着对诗歌原

初的热忱，听从内心的召唤，以对诗艺的执着和淬炼，传达

着他对这变动不羁、纷扰繁华世界的经验和体认以及作为时

代之子的身体之感和灵魂之音，在“变”中寻“常”，在迷

思中寻渴望，在挣扎中寻光芒。作为诗人，这是张戈极让我

感动的态度与品格。进而，《听火的心跳》感动我的，不仅

是诗歌本身的艺术冲击和审美愉悦，更有其诗句背后熊熊燃

烧的理想，安定从容的脚步以及诗意栖居的情怀。

按照孟子的说法，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

所谓“知人论世”“知人论文”，要完成这篇《序》，践履“序”

所赋予的“推介”和“导游”职责，我有必要从我知道的张

戈谈起。以此“推介”其人，至少给读者素描出作者的模糊

影像，避免千人一面、张冠李戴。在此基础上，试着“导游”

其文，铺石垫基，尽力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，以拾阶而上，

观景览胜。

直到现在，在我的许多同事嘴里，“张戈”这个名字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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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常被提起。尽管各人的描述和记忆不一，却有几点属于共

识：笔杆子好使，发表了不少作品，诗歌居多；是本校第一

个举办个人大型诗歌朗诵会的；是校史上第一个以学生身份

独立承担校级大型诗歌创作的人。……在当年的校园，“张戈”

这个名字确乎和“校园诗人”称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，并经

由多种渠道和版本的演绎，使之在其不少学弟学妹那里进化

成“传奇”。

而听闻张戈还在写诗并将出诗集，有同事自告奋勇地做

起了我的参谋，细数其遗世超绝的“传奇”行止，对诗歌始终

如一的“神圣”守望，使之与优雅纯情的诗人形象紧紧地连

接在一起。我虽然尊重这种因“桃李芬芳”的大爱驱遣而产

生的记忆“过滤”和“修饰”，甚至于翻阅很多《序》，我确

定这也是通行格式和写作惯例之一，但我并不愿做“过度诠

释”。一则，源于自己的写作态度。我一直认为，文字发自于心，

诉之于情，应是带有温度的。但这种“情”仍需建立在对创

作对象“真”的反映基础上。唯此，方不欺世、不欺心。二则，

源于我对作者的认知。就我对张戈的了解来说，一来，他从

来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“圣贤”“隐士”，也不是纯美

无瑕的“三好学生”。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有他的二素三荤——

出人头地的成功渴望，怀才不遇的苦闷怨愤，潇洒轻逸的世

俗追求。因之，他那时才会有“遭遇累世的枪击、诽谤”后

报以的“尖锐愤怒的呐喊”；会因为“痛恨听没有见地的课程”

而偶尔“逃课”。二来，诗歌固然是他的挚爱和理想，但绝

不是唯一。譬如，虽不胜酒力，却义勇好酒；虽痛怕爱之“离别”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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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始终憧憬着遭遇“青杏”似的爱情和“公主”般女孩。甚至，

读书时他还开过餐馆，以一种似乎与诗歌隔绝的方式存在。

说这些，我丝毫没有“飞短流长”以“浇心中块垒”的怪癖，

更没有为自己的书写方式辩护的意愿。我借此想说的是，以

作者而论，我虽然确信张戈身上有较常人为异的“传奇”因子，

也雅不欲将其升华成那种对诗歌葆有单纯“朝圣”心态的“信

徒”，更不想用“使命”和“信念”等具有崇高大义将其装

扮和绑架。在我看来，诗歌于他，除了积年所形成的思考和

写作习惯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表达和记忆留存的方式，是一

种超越个体存在的内在需要，就像人们珍惜自由、渴望幸福一

样。于是，与其说他始终以诗歌为“理想”，毋宁说诗歌是

他实现自己“理想”的最好武器；以作品而论，《听火的心跳》

不仅闪烁着他纯真的理想和信念，更真实地刻印着他成长的

轨迹，记述着他的欢乐、忧愁、烦恼、惆怅、感动、期待……

里面的九十三首诗歌始终清晰地传达着他面对世界和人生的

体验之旅以及在大时代致力于“做个忠于内心的小人物”的

精神之维。承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《听火的心跳》基本不是“写”

出来的，而是从血液中“流”出来的，是他生命的华章。

初识张戈，在 2006 年下半年。那年我担任其中国现代文

学课教师。第一次课结束，他来找我。谈话间，我知道他来

自宁夏西海固，一个据说异常贫瘠，却孕育了丰富文化内涵

的地方，我曾经痴迷的张承志的《心灵史》就诞生于此。大

概因为这种情结的驱使，我总试图在他身上找寻传说中西北

汉子的传奇因子。收获的却只有狐疑：这个外表清秀、神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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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峻、温文尔雅，说话一口一个“您”的张戈，是西海固人氏？

虽然我知道这种“照猫画虎”“以貌取人”的想法很可笑，

但却客观上诱发了我对他的好奇心。

第二次上课时，我便有意观察他，却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，

眼神迷茫，甚至还不时自言自语。下课后，我正要找他问个

所以然，他却主动来找我了。然而这次却让我猝不及防——

他声音略显颤抖但却坚定地表示对我刚才的讲课内容不以为

然，说我讲的东西有点小儿科，听得想打瞌睡。可以说，对

于当时血气方刚的我而言，绝对是平生未曾遭遇的巨大“侮辱”

和“挑衅”！所幸的是，作为教师的基本操守安妥了我的激动，

让我第一次能走近他，倾听他的苦闷和期望：对于初学者讲

的东西，对他来讲简单了些，他期待能听到更深层次的东西。

进一步地谈话中，我肯定他是读过不少书的，且阅读量远非

一般同龄人可比拟。至此，我瞬间的恼怒为激赏代替：“吾爱

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，这不正是新文学极其宝贵的怀疑精神吗？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请他理解其他同学的阶段性知识接受特点，

需要循序渐进，但也答应今后尽可能创造条件和他进行更深

入的交流。

这件事让我牢牢记住了“张戈”这个名字。

此后的上课中，我有意加大了互动的比重。他也逐渐踊

跃起来，每次都争着发言，表达欲望强烈。虽然对一些问题

的了解还不深，所论也属于那种才子型的即兴感想，但却敢

于表达，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，更有极强的语言感染力，很

多时候都能赢得同学的阵阵掌声。而每次课间休息，他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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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来找我。谈话的内容起初是对课堂涉及内容的探讨——就

此已让我感佩于他强烈的求知渴望，慢慢地便延及更广阔的

领域——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。

在逐渐熟稔起来后，我才渐渐知道张戈在学校的“文名”，

并开始仔细打量起他来：单纯而自信，耿直而率性，好读书，

喜写作，有梦想的“80 后”。从初中时候起，当很多同龄人

还在为学习任务重、玩耍时间不足而苦恼时，他便抱着对文学

淳朴而“狂热”的“爱”，不带任何功利心地迷于阅读和写作，

并发表了不少作品。还做过文学社社长，入了党，可算是“年

少得志”。进入大学，他的这一习惯得以延续，大量的时间

都在读书和与此有关的交流上，写作热情更是“高涨”。为此，

他常失了同伴们一起“happy”的邀请，还不时陷入“独乐乐”

的“癫狂”状态——自顾与“灵感”为伴，与“猫头鹰”为伍，

一次次地独坐冥想，挑灯夜战。因为这份勤奋和执着，他不

仅成为院记者站的顶梁柱，还担任了校青春诗社社长，甚至

还经常能“享受”到一般同学享受不到的“礼遇”，譬如说，

学校要创作一首集中反映大学精神的巨型诗歌，这一任务以

往通常都会找专业教师组成创作组来完成，2007 年却终由他

独立完成，算是破天荒之举。这便是这本诗歌集中没有收录

的《大爱育人颂》。

但因此，他也不时遭到一些同学的误会，认为他“爱出

风头”，性格“桀骜孤高”，近乎有些“装”，不大喜欢和

大家“打成一片”。加之他行事较有主见，喜欢创新，说话

直接，若无充分的理由，不肯轻易地“迁就”或“投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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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因此被某些拥有些“威权”的同学视为“特立独行”，“自

由主义”气息浓郁，进而采取了一些“手段”来抵制或排挤他。

这也着实让他有些烦恼和无奈。

这生活当中的碎碎“烦恼”，他从未和我直接谈起，我

仍能在与其交谈或邮件往来中隐约感知。虽然不知上下文，

却品出了其中几分悲怆的味道。《乌鸦》即似乎暗藏着对这

种“烦恼”的思考和回应。在诗中，他借“乌鸦”这一被常

人“视作不祥”之物自况，诉说它“因为诚实，注定遭遇累

世的枪击、诽谤”。这种心态甚至诱发了他的彷徨和犹豫，“竟

感觉执着好似，一次次冒险下注的赌局”（《唇语》）。

说实话，这些话从一个 80 后口中说出，它给我的第一感

觉是“青春期症候”的显现，即不少青年在阅世不深的情况下，

经由荷尔蒙的催化作用，很容易将其所经历的事件幻化并放

大，从而进入一种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的状态。

但以我对张戈的了解，这种“烦恼”在很大程度上不大

可能来自于现实生活中遭遇到这些小小的摩擦和不如意，那

些事情充其量只能算是“茶杯里的风波”，不值一提。进一

步说，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诗人一般都具有较为敏感的神经，

但就张戈而言，若这种“敏感”落实于其日常人际交往中的话，

那将如冰心所言，“墙角的花儿，你孤芳自赏的时候，天地

就小了”。如此，张戈的社交天地自然就逼仄了。而现实中

的张戈，为人热情、仗义，朋友圈也很广——不仅有本班的，

还有许多外院系、外单位的，甚至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教师。

他爱打篮球、会乐器，对公益活动有热情，社交能力也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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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推测他的“烦恼”只能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某种

律动，某种不满和期待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“我愿意承认

这种在我生活中存在的不饱和与遭遇感动时候那种想抵制的

情绪”。很显然，这已经非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所能对仗，

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气质了。

顺着这种思路，以至于我几次都曾浮想：在一个喧闹的

party，周遭是嘈杂的声音和劲舞的旋律，还有站在舞池中央

寂寞的张戈。这种在人群之中感受到的“寂寞”，实在是莫

大而深切的“寂寞”。

基于此，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修饰这种“寂

寞”的话，我想莫如“孤独”。和“寂寞”所不同的是，“寂

寞”可寓于言表，形之于外，而“孤独”却像地球的地心，

深藏于内心某个最隐秘的角落，它专属于“自我”，可意会

而难以言传。

记得台湾的美学大家蒋勋曾写过一本专讲“孤独”的书，

叫《孤独六讲》。他把孤独分为六种，分别为残酷青春里的

情欲孤独、众声喧哗却无人肯听的语言孤独、始于踌躇满志

终于落寞虚无的革命孤独、潜藏于人性内在本质的暴力孤独、

不可思议的思维孤独和以爱的名义捆缚与被捆缚的伦理孤独。

蒋勋先生的概括不可谓不周全，若以此观照张戈彼时的心态，

似乎也不难依声寻句。但在我却又有难处，难在“孤独”本

身的无法倾诉和直译——而我也的确未能从与张戈的对处中

明悉。只在其诗文中，我隐微而真切地感知着他的“孤独”——

它或者源自于对真善美的真挚追求，对社会纷扰的深层思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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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心良知的顽固坚守以及对认同、理解的强烈渴望。

进一步的阅读其诗，我推论这种“孤独”更大的可能源

自于他对“现实”某种程度上的“抗拒”和内心对“纯粹”的“执

拗”。正是这两种声音所构成的紧张拉扯着他，使他陷于“两难”

的写作困境中。在一个躁动的年代，屈从现实，则意味着将

内心包裹起来，使之“默默忍耐绝望”（《没有飞星的夜晚》）。

而退守本心，追逐内心的“纯粹”和纯真的梦想，则在

心灵“敞开”的同时，必须直面现实与内心的艰难对话和激

烈碰撞，甚至需要对自我进行深刻地省视和审判，像鲁迅所

说的“抉心自食”，如此才能进抵精神的荒原。但这又意味

着将自己置于无形的压力、矛盾和问题中，赢得的只能是“丰

富的痛苦”。

张戈的“孤独”显然属于后者。用爱德华•萨义德的话来说，

在现实中，诗人很难找到“家”的感觉，更多感受到的是“格

格不入”。而这种源于对“纯粹”的追求而产生的“格格不入”，

便不仅仅属于张戈，亦是古往今来诗人们普遍面对的一种写

作状态，近乎可说是众多诗人的“缘起”。用梁宗岱的话来

讲，“一个真正的诗人永远是‘绝对’与‘纯粹’底追求者，

企图去创造一些现世所未有或已有而未达到完美的东西”。

“宁向一句诗下跪，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。这是我读出的

张戈，他的姿态、立场和信念。即便相信自己是一只蚂蚁，

也不信尘世的宿命，坚定地踏上那远方的行旅；即便相信自

己是一只黄雀，也要顽强地飞翔，期待着雄鹰似的云霄。不

管昨天、今天还是明天，他都不在乎“脸上写满露水还是尘埃”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